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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文化中的“潇湘意象”及其美学意义

——以“潇湘八景图”为分析个案
*1

叶晓兰

（湖南师范大学，湖南 长沙 410012）

【摘 要】：“潇湘八景图”所呈现的文化符号是传统儒家文化与道家出世思想结合后对自然进行“人化”的产

物，其文化精神具体化到画作中需要借助一种图式来表达。这种图式选择原型意象、比德意象、文学意象来建构，

具有典型化、隐喻化、简约化、诗意化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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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郭若虚《图画见闻志》载，五代黄筌有《潇湘八景图》传世，但世人多以北宋宋迪为“潇湘八景图”之祖。沈括《梦

溪笔谈》云：“度支员外郎宋迪工画，尤善为平远山水。其得意者，有《平沙雁落》、《远浦帆归》、《山市晴岚》、《江天

暮雪》、《洞庭秋月》、《潇湘夜雨》、《烟寺晚钟》、《渔村落照》，谓之‘八景’。好事者多传之”
[1]234

。因此，《潇湘八

景图》并非一幅单一的绘画作品，而是文人、画家对湖湘地区歌咏、描绘而固化的一种模型和图式，这些模式或图式，构建了

古代文学艺术作品中的“潇湘意象”。随着文人不断的参与、引导，文学、诗词中所确立的潇湘意象不断成为诗文、绘画创作

的组成要素。虽然宋迪的画作早已失传，但是“潇湘八景图”作为一种绘画图式流传广远，后续的画家王洪、米芾、牧溪、玉

涧、张远、董其昌等都有作品流传下来，这种绘画表达不是偶然形成的，而是与其蕴藏的丰厚文化意蕴分不开的。

一、“潇湘意象”的建构

“潇湘八景图”中潇湘意象主要分为两类：其一，自然景观，包括山川河流、花草树木等自然景物和日月星辰、风雪烟雨

等自然景象。如“雁落”、“暮雪”、“秋月”、“夜雨”，就通过对自然景观的细致描绘，隐喻的表达遭朝廷罢黜、怀才不

遇、谪官远适的郁闷心情。以自然山水为依托，含蓄的表达出痛苦的心理历程和对生命的感悟，以化解内心的苦闷并获得心灵

的慰藉。再如“晴岚”、“落照”，这是伤感之地的平静之境，暗示了画家对于高洁人生的追求和对隐逸生活的向往。其二，

人文景观，包括儒、道、佛及地方信仰，传说的建筑遗迹，富有地方情韵的生活。如“帆归”、“晚钟”，预示了人的顿悟与

觉醒，平淡的小景、旷远的神韵、平和的境界，处处都渗透着禅机、贴合着禅意，隐寓了佛家静心忘物的思想，传递出禅宗特

有的精神诉求和心灵体验。以上两个方面，既是“潇湘八景图”的题材内容，也是潇湘的文化内涵，由于古代文人独特的社会

地位和现实处境，使得他们借用艺术的手法隐讳地表达出对现实生活的不满和对美好生活的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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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潇湘八景图”作为一种山水画样式，其画面构成最基本的要素即为山、水、烟云、草木、渔家和舟楫。潇湘图式的山，

则以远山为多，山峦平缓，连绵不绝；水，则水泽连片，烟雨迷蒙，江水浩淼；草木，则生长茂盛，江草润泽，树木苍郁；空

气，则润泽朦胧，雾气迷蒙，湿气淋漓。故而在“潇湘八景图”的图式选择上画面以平远为主，构图多横向展开，“自然平淡”

的人生观、艺术观，凸显了忧思寄山水、贬谪望归返的文化心境，而“潇湘八景图”正是在这种丰富而深刻的文化意蕴下，才

得以绽放其独特的艺术魅力。

把意象具体化到绘画作品中需要一种图式。意象建构时画家按照自然界物象的关联来组织构图或依据一定的规则进行创作，

画面的描绘，以及使用的艺术语言，都是画家根据个人对自然的感知和表达的需要选择的结果，作品中往往渗透了作者的主观

情感和理想色彩。 因此，表现“潇湘八景图”必须借助一定的图式，画家和观者通过意象建构的图式去对话，从而实现作品的

立意。

二、“潇湘意象”的图式类型

“潇湘八景图”的图式选择按其来源可分为三种类型：

1.“原型”图式

“原型”（archetype）是“一种典型的或反复出现的形象”。
[2]

“原型”主要来自神话传说、图腾崇拜中的意象，如“竹”的原型是有关潇湘的古老传说舜和二妃的。据《博物志》记载，

舜在南巡途中，负伤身亡，死于苍梧山上。其二妃娥皇、女英千里迢迢前来寻夫，溯潇水而上，沿紫荆河而下，由于九峰相仿，

令人疑惑，终未得见。随哭七天七夜，痛不欲生，于是双双投入湘水。她们的泪水滴洒在竹林间，化作竹竿上点点斑痕，于是

这种竹子就有了个美丽的名字——湘妃竹。提到“湘妃竹”，人们心理上总会被唤起一种凄迷的感受。这样，“竹”就是原型，

它所引发的特殊意象，使潇湘洞庭几千年来似乎一直笼罩着悲剧气氛。此外，竹还衍生出不一般的文化内涵：四季常青象征着

顽强的生命；弯而不折是柔中有刚的做人原则；空心代表虚怀若谷的品格；有节则是高风亮节的象征。竹无疑成了中国文人的

化身，文人爱竹，苏子瞻在《于潜僧绿筠轩》里有“可使食无肉，不可使居无竹。无肉令人瘦，无竹令人俗”
[3]

的诗句。文人

一日也离不开竹子，他们啸聚竹林、宴饮优游，于是，就有了“竹林七贤”和“竹溪六逸”。说到画竹，画家旨在传递竹之气

节，五代以前多用勾勒着色法，墨竹起源传始于唐吴道子，自北宋文与可出，文氏一脉随为画墨竹正宗。宋元间名家辈出，如

赵孟頫、管仲姬、李衍、柯九思、吴镇、倪瓒等，以文同为宗，形成“湖州竹派”。从原型神话到文人诗画，“竹”的意象已

由单一意象发展成为复合意象。“潇湘八景图”中房前屋后、林间四野，许多地方都被画家遍种竹子，画家正是借助“竹”的

“原型”来构建潇湘八景的图式。

2.“比德”图式

春秋战国时期产生的“比德”自然审美观，其基本含义是指自然物象美的原因在于能够与审美主体比德，即从自然物象美

中可以感受到人的精神道德情操美。“比”就是比拟或象征，“德”就是伦理道德或精神品德。从现有文献看，最早阐述“比

德”的是管仲，《管子·水地》中就有以水、玉比德的理论概括。而儒家对“比德”自然审美观论述得更为普遍，仅孔子《论

语》中就有多处以山水、松柏比德。有学者指出，“比德与比兴这一传统的艺术表现方式在本质上是一致的。”
[4]

屈原《楚辞》

继承《诗经》“比兴”传统，抓住“比兴”与“比德”内在联系，以香草配饰比喻个人美德和多才多艺，以美人迟暮比喻报国

无门的焦虑。

“比德”的自然审美观及其衍生的托物言志的创作模式延伸到绘画领域并为后世的画家和评论家普遍重视。荆浩《笔法记》

以“如君子之德风也”
[5]
来评论绘画。孔子《论语·雍也》以“知者乐水，仁者乐山”（《论语·雍也》）的山水“比德”把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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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和人的品格直接联系起来，通过对山水的真切体验，把山水比作一种精神，体现了儒家的道德感悟和自然审美丰富而又深刻

的内涵。

3.“文学”图式

湘水清澈秀润，山野郁郁葱葱，美得醇厚，令人陶醉。其自然之美，产生了丰富的文学意象和深邃的美学价值。唐代之潇

湘，或贬谪流放，或仕途羁旅，多少文人骚客吟咏潇湘，寄书送别，抒发思古幽情。仅《全唐诗》以潇湘诗题的诗人就有五十

多人，数量多达百首，这些诗构成了潇湘有别于他方的文人精神最深邃的底蕴。如孟浩然的“露气闻芳杜，歌声识采莲”
[6]377

；

李白的“尔家何在潇湘川，青莎白石长沙边”
[6]411

；杜甫的“夜醉长沙酒，晓行湘水春。岸花飞送客，樯燕语留人”
[6]581

；黄滔

的“梦魂空系潇湘岸，烟水茫茫芦苇花”
[7]1777

。杜荀鹤的“最多吟兴是潇湘”
[7]1744

一语道出了潇湘是引发诗兴之地，是勾起画

家绘意萌动之地。诗人们的诗，使潇湘诗化且更富幻想，依托诗人的佳句，潇湘幻化成诗画的河山，为画家创作“潇湘八景图”

提供了绝佳的素材。

自《庄子·杂篇·渔父》和《楚辞·渔父》起，渔父在中国古典诗词中就成了文人理想中的人物，成了审时度势、不与世

俗争流的象征，被赋予了超脱旷达、恬淡自适的文化内涵。渔父那看似自在的生活，也成了文人仰慕的生活状态。柳宗元的诗

作《渔翁》展现了渔父的自在，《江雪》更是将诗人自我的人格情操熔铸在渔父意象中，在营造渔父意象上给后人开启了一个

新的境界。后来，渔父意象不仅出现在诗中，也活跃于词里，南宋陆游就借“渔父”寄托自己的人生理想，如其云：“一竿风

月，一蓑烟雨，家在钓台西住。卖鱼生怕近城门，况肯到、红尘深处。潮生理棹，潮平系缆，潮落浩歌归去。时人错把比严光，

我自是、无名渔父。”
[8]

三、“潇湘意象”的美学意义

“潇湘八景图”吹奏的是人与自然、人与人和而不同、和谐共生的乌托邦式的田园牧歌，其图式也是一种幽远、静穆、平

和、恬淡的南方山水，具有典型、隐喻、简约、诗意的美学特点。

1. 典型化

台湾学者衣若芬研究指出， 在“ 潇湘” 山水画演进过程中，其内涵已经超越了湖南地域背景，完成了“在地化”和“抽

象化”的转变。
[9]
按照常理，绘画作品是不能脱离具体物像而创作的，但米氏父子却不为潇湘的自然之景所拘束，其绘画的目的

是对心灵所捕捉到的“美”的诠释和对心灵感受的表达，至于是不是潇湘之山水，是不是潇湘之草木，已无关紧要，这已然是

纯粹的文人创作心态。从米友仁现存的《潇湘奇观图》的题跋可知，此图不是画在潇湘，而是在镇江观山水所作，潇湘从此由

湖南走向了江南。从米友仁的《潇湘奇观图》、玉涧的《潇湘八景》、牧溪的《潇湘八景》、宣城李氏的《潇湘卧游图》，直

至明代董其昌的《潇湘奇观图》可见“潇湘”这一绘画主题在北宋后期已相当固化，并形成了一种绘画定势。至于元明清之际

的图式则更远离真山真水，而追求潇湘图式所隐含的意象之美，一如明代董其昌云：“大都诗以山川为境，山川亦以诗为境，

名山遇赋客，何异士遇知己，一入品题，情貌都尽”
[10]

。将“潇湘”图与文合二为一，后世画家即便未到潇湘亦可塑造潇湘意

境。

2. 隐喻化

潇湘的人文故事，如湘妃坚贞的爱情、屈贾的贬谪之怨、陶渊明的世外桃源等共同构成了“潇湘”意象群。“潇湘”意象

有时是显性的，有时是隐性的，因人、因时、因地时常变化，并不是所有以潇湘为题材的绘画都具有同样的主旨。但是画家往

往意味深长地选择与自身境遇相符的主题，使画面主旨主动转向自己想表达的观念。通过引用诗歌、典故，绘画获得这样一种

潜能，它几乎可以对人类体验的任何方面做出隐讳的评论。潇湘意象的多种导致了作品含义的模糊化、隐喻化，“潇湘八景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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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图式也由此成为解读潇湘的隐喻的“文本”。

平远山水与忧郁主题之间有着天然的联系，“平远山水可能暗示着靠近江河湖泊的隐逸生活，可能表达出对等级和礼仪没

完没了的关切的一种暂时解脱”。
[11]

宋迪在北宋为官，曾卷入王安石与司马光的新旧党争，因反对王安石新法被暗算而遭罢黜，

此后，他还因三司使院火灾连累被贬免职。或许宋迪忿而不能言，遂以《潇湘八景图》讽喻之，潇湘的平远之景是如此恰当地

表现了宋迪当时的心境，其立意与杜甫流落潇湘的忧愤之文思颇为相通，读诗读画，心中竟满溢悲凉之意。

《诗经·小雅·鸿雁》有“鸿雁于飞，集于中泽。之子于垣，百堵皆作。虽则劬劳，其究安宅？”
[12]

的吟唱，“雁”作为

流民的象征首先在文学中确立。随着我国流官制度的确立、隐逸文化的不断发展，这一意象不断得到强化，并逐渐演变为文人

远谪的象征，有着强烈的精神指向。古人认为，秋雁南飞，飞到衡山回雁峰峰北就栖息在湘江下游，过了冬天再飞回北方，可

见湘江只是鸿雁的客居之地。杜甫晚年困守潇湘，所作诗歌犹如孤雁悲鸣，杜牧、钱起等人咏雁诗句，也无不有着远离政治权

力中心、贬谪他方所产生的迷茫和哀怨。苏轼的“时见幽人独往来，缥缈孤鸿影”
[13]

则将这一意象推向更加成熟的阶段，雁进

一步演化为“幽人”、“高士”的象征。而宋人施宜生“欲下未下风悠扬，影落寒潭三两行。天涯是处有菰米，如何偏爱来潇

湘？”则微妙地传达出作者徘徊于两难情境，在煎熬与抉择中超越了个人和国家利益的羁绊，通过一条两难的荆棘之途建构了

他趋近于完美的儒家道德世界。浓重的宿命般的悲情使得这一类绘画题材不再显得寥落、清冷，反而呈现出某种激烈、昂扬的

精神。因此，“雁”之意象在文人心中具备了新的指征，这种新的审美意象寄托着人们深层次的精神体验。

3. 简约化

平远山水因其画面中心聚焦点的后退与消失，令观者的视线在图式的虚幻空间里无所定止。宋迪“尤善为平远山水”[1]234，

其“洞庭山水样”亦为层峦叠障、布置茂密的全景式平远山水。而在南宋，这种全景式平远构图被改变，代以去其繁章，采其

大要的“以小显大”的截取式。因为山水的抒情性特点，画家要更好的表达情感必然会对山水画中的写实手法和全景构图进行

革新，同样，这种革新也体现在花鸟画的折枝构图中。小景构图更有利于情感的抒发，这一点，在后来的八景图中表现得较为

明显，如夏圭的《潇湘八景图》就是小景式构图，以轻灵淡雅的水墨作画，画面简洁空灵，表现了一种静谧之美。而牧溪、玉

涧的《潇湘八景图》更是将这种简洁空灵推至极致，以最为清淡简约的形象传递着最为幽长深远的神思。《松斋梅谱》这样评

价牧溪的作品：“皆随笔点墨而成，意思简当，不费妆缀”，
[14]

其《平沙落雁图》更是淡之至极，画中以大片的留白来表现空

旷的水景，除了几只身小如豆的野雁和一抹远山，几乎空无一物，画卷弥漫着空灵清寂、疏阔渺远的韵味，传递出禅宗特有的

淡泊宁静。

简约化还表现在笔墨和色彩的简化。如“米氏云山”笔墨的简括淋漓，是胸中臆气的抒写，也是文人超脱现实矛盾，追求

艺术本体意义的表现。这种淡墨点染的出现，标示着“潇湘八景图”已完成了从对现实客境的关注转向为对主观感受的抒发。

此时的潇湘已变得更为抽象，它不是具体的潇湘，而是人文观念之境。从色彩上来说，自然界的多彩都简化为灰色。一年分春

夏秋冬，一天有晨午昏夜，若把两者比照，那么“秋”对应的则是“昏”。秋和黄昏是文人最喜欢做文章的时令，其中隐含了

大量的审美信息，如“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
[6]559

、“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
[7]1361

。在表现诗人悲凉凄楚、清

冷销魂的心境时，秋和黄昏非常有说服力，但秋和黄昏通常是一种温暖的橙黄色调，八景图的作者却避而求其他，用纯粹的墨

色去表现，这种灰色调的图像更加深了观者的惆怅。

潇湘八景图式中简洁的构图、抽象的笔墨、哲思的色彩，以及对简淡空灵之美的追求，是一种宇宙关怀意识的引入和文人

家国之思向更深邃精神领域推进的结果。

4. 诗意化

邓椿《画继》言：“宋复古‘八景’皆是晚景，其间《烟寺晚钟》、《潇湘夜雨》颇费形容。钟声固不可为，而潇湘夜矣，



5

又复雨作，有何所见？盖复古先画而后命意，不过略具掩靄惨淡之状耳。”
[16]373

潇湘之水，不仅流淌在潇水、湘水一带，还流淌

在画家的心里，它能让人时时都可安顿在诗意的世界里。因此，邓椿接着又说：“后之庸工学为此题，以火炬照缆，孤灯映船，

其陋浅可恶。”
[15]373

八景中直接示意季节的只有“秋月”之秋、“雁落”之秋、“暮雪”之冬三处，其它多为一日中从黄昏至

夜晚的特定时间，如“帆归”（傍晚）、“暮”、“夜”、“晚”、“夕”，这与其说是四季，毋宁说是日、月、云、霭、雨、

雪等天气。“八景”给人的印象的确是清冷的，如同在茫茫暮色中，待归的人在寻求生命的归宿，色彩是冷寂的，图像是虚无

的，有明有晦，冲融而缥缈。冷的世界，人方能从热闹中脱离，对于人生，有了冷静思考。远，有无穷之意，无穷之意生出神

往之感，面对那一片空虚，观者顿觉水天辽阔，发人幽思而萌生出无限诗意。

“雨”，在诗人看来是极富情韵的，听雨是寂寞人的事。下雨时，雨落在瓦楞上、芭蕉上、碎石地上，寂寥而又闲适的主

人，在夜里听着雨打芭蕉，是寂寞，更是平和。面对那永恒的飘零感，那悠悠无住、吾谁与归的人生终极问题，外在的一切皆

已遁去，“悲欢离合总无情。一任阶前、点滴到天明”
[16]

，在这雨声中，心灵得到了的慰藉。“潇湘八景图”追求的是一种绚

烂之极归于平淡的诗风和水墨渲染的平和中正、蕴含诗意的审美趣味。

流淌了千年的潇湘之水用其清寂空灵、平和宁静，抚慰了失意人的心。潇湘山水不仅走进诗文，也融入画卷。宋迪是一个

开始，其后的画家对于潇湘八景的解读更为深沉细腻，恰如那变幻莫测的潇湘烟云，潇湘山水因无数描摹主体的主观感受而被

赋予了无比丰富的文化内涵，这也是“潇湘八景图”持续散发魅力的原因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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